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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序  最初与最后 ♣ 001

第一章  I can't deny，It's not goodbye ♣ 003
夜色里，简亦升静静地看着景昔几人的离去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一双深邃的眸子在夜色里分外明亮。

第二章  猜不透的男人 ♣ 017
简亦升肯定是个棘手的主儿，她单枪匹马肯定斗不过他的！

第三章  这是她最好的借口 ♣ 031
好吧，对付这个男人，还是本着细水长流的原则，慢慢来吧！

第四章  遗失的幸福 ♣ 045
他望着紧闭的房门，她习惯了把不该露出来的情感全藏起来，藏得那么深，可并不代表，他不知道。

第五章  确实有点儿喜欢他 ♣ 053
她与他，自始至终，都没有关系，不是吗？有的大约只是互相猜忌，互相利用，互相伤害。可是，为

什么会难过呢？

第六章  空的心，假的意 ♣ 065
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她在两个男人之间，似乎游刃有余，他是该佩服，还是该远离呢？

第七章  她要不起爱 ♣ 075
作茧的人，最终缚住的，最有可能的便是自己。

第八章  短暂的微笑与拥抱 ♣ 087
本该如此，她不着痕迹地离去，从此陌路，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只是当发生的时候，才发现会有多舍

不得。

第九章  直到现在才发现 ♣ 093
他爱她吗？他从没有说过。他不爱她吗？他也没有说过。反反复复地去猜去想并不是景昔愿意做的事

情，在感情一事上，景昔有莫名的洁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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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某部港剧。清俊的律师自屏幕前

一闪而过，刹那间我就来了灵感——男主角儿在法院门口驾车而

去，女主角儿在车后猛追。

一个简单的片段，并没有去深究。

恰巧，那时我有一个朋友去做实习记者，听她谈起采访的辛

苦，我脑中一闪而过那样的情节——名律师遇上了实习记者。

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港剧，尤其喜欢港剧中清俊帅气的律师

在片中慷慨陈词，于谈笑间令对手哑口无言。

聪明的男女互相角斗，实习记者亦未必没有与名律师角斗的

能力。于是，想试着写一个关于律师的故事，用以纪念少年时代

的某些执念。

一开始，抱着的不过是且行且止的态度，难得的是，有那么

一些人愿意看这个故事。这对于我而言，是一种莫大的鼓励。

对于文中的男女，甚至故事情节，我都不应该多说什么。

很多东西，聪明的读者自然会发觉，我若多言，实在有些画蛇添

足。但我又是一个话很多的人，总是絮絮叨叨不停地想要诉说心

中那些微小感觉。

或许看完整个故事，有些读者会问我，为什么景昔当初会抱

着那样傻的想法去接近简亦升？

我以为，年少的我们总充满着无数的天真想法，以为凭一

己之力可以翻天覆地。当热血渐渐停止沸腾，时光自眼前一闪而

过，某些天真想法消失，再回首时，看待很多事物便有所不同。

当然，我的回答显然微不足道，细心的读者必然会从故事中

自序/最初与最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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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觉些许端倪。

我很庆幸，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与自己作对，没有在

文中男女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下狠手。

相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，岂可轻言放弃？

所以，最后我给它一个大团圆。

这个故事，本质上是一个小言情，既然重的是情，某些不

符合常理的地方便敬请忽视，比如简少帮梁先生打的官司如何赢

的。

我曾翻看了些许法律书籍，了解了初步的可行性，至于是

否真实可行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说句玩笑话，这大概要去问简少

了。毕竟，打官司不在我的能力范畴以内。

完成这个故事初稿的时候，我松了口气，觉得前所未有的

圆满，却又有诸多遗憾。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，我曾希望将所有

的遗憾一一改去。

但这又谈何容易呢？

一个故事如同一场旅行，反复的旅行也无法避免遗失风

景。事情不可能件件如人意，遗憾总是无所不在。

我深知，这个故事必定不是最好的，但仍然希望它能带给

你一些东西，是一抹会心的微笑也罢，是一时的欢乐也好，至

少，证明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殊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.8.22

自序/最初与最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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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气热得简直能把人烤焦，空气里一丝凉风也没有。橙色警报都已经打

响了，可惜有些人不得不外出工作。

法院门口的大树底下聚集了一群记者，个个皆汗流浃背，景昔也是其中

一员。

她望了望四周蓄势待发的同行，不由得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。作为实习

记者，抢新闻自然要比旁人快一步才行，这个行业，分秒必争，稍慢半分便

有可能落于人后。

等了不多一会儿，法院里一阵窸窣，记者们立即警觉地冲到了法院的大

门口。

恢弘的法院门口有百余层阶梯，景昔望着同行不要命似的往前冲着，也

无他法，只能随势而上。

“梁先生，关于你太太与你离婚的事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梁先生，请问你太太称你为负 心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简律师，请问关于这件案子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梁太太的说法是不是诽

谤？”

“简律师，梁先生……”

第一章/I can't deny，It's not goodby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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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简律师……”

……

诸多问题一哄而上，律师护着当事人上车后，对着记者们微微一笑：

“关于梁先生的案子，我无话可说。所有事情，稍后梁先生会有新闻发布

会，届时请诸位再发问。”

说完，律师上了从后面开过来的车。

记者们跟着车子跑了一段路，车子越开越快，终于消失不见，追车的记

者停在路中懊恼不已。

景昔跟在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这个简律师，毕业于A大，算起来还是景昔的学长，两人曾经也算见

过。

景昔知道这个简大律师是业内翘楚，口才了得，手段非常。凡他接手的

案子，赢面大增，且消息滴水不漏。

这桩案子，其实不过是梁先生外头有了人，要同梁太太离婚。梁太太自

是不肯，情与理，总是梁太太占着，这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。

可是简大律师舌灿莲花，竟将梁先生说得得了理似的，硬生生使得法官

判了梁先生胜。

这类负心郎的案子是最得城中老少喜爱的了，茶余饭后，闲聊一阵，批

判一句，叹息一声。更有好事者，将事情添油加醋一番，编个剧本儿，找几

个名角儿一演，满城风雨后头便有白花花的银子扑面而来。

景昔回到报社，在楼梯的拐角处遇到了李小媚。

李小媚是景昔的学姐，两人从前一同在外面的餐馆打过工，有了这一层

关系，李小媚待景昔自然又不同了些。

李小媚见她神态怏怏，知道她采访失败，随即安慰道：“第一次跑新

闻，没关系的。”

景昔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说：“简大律师的口太紧了，一句也不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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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！”

“当然了。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豪门富商专找他呢？”

景昔点了点头说：“唉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。”

李小媚说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

李小媚见景昔悻悻的样子，笑笑说：“说实话，与其采访嘴严的简大律

师，还不如去采访案子的另一方，梁太太。”

景昔想了想，其实李小媚的想法她也想过，于是便说：“也对，梁太太

是这桩案子的苦主。可是，她毕竟也是本城名流，约见她……”

李小媚笑了笑，眼神不言而喻。景昔立即心领神会，晓得李小媚已经在

暗中帮了她一把，忙连连道谢。

李小媚拍着她的肩说：“你可要努力了。”说着压低了声在她耳边说：

“我可听说，这一届能留下来的实习生，名额有限呢。”

景昔叹了口气，李小媚这学姐可真没话说的，实习以来，多次帮忙。若

是以后有出息了，一定是要报答的。

第二天，梁家离婚官司仍是头条，可惜消息都大同小异。

梁铭看着手中的报纸，脸上满是笑容。他将报纸上的消息又看了一遍，

确实如他所料，该曝光的都曝了，不该曝的，半点儿也没曝。顿时，他的

心情大好，放下报纸，对坐在办公桌前的简亦升说：“简律师办事果然妥

当。”

简亦升并不回答。

梁铭虽然讨了没趣儿，却仍保持着微笑。

简亦升看完手中的文件，抬头说：“账单一个星期内会寄出，希望梁先

生付账的时候同样保持着微笑。”

“这是自然。”梁铭笑笑，怪不得人们常说，用钱能解决的事情，不算

事情。

简亦升头也不抬，只说：“后续的事情我的助理会负责。”说完，他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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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内线，将助理叫了进来。

等到梁铭走后，简亦升只是笑着摇了摇头。

隔了一会儿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简律师，颜太太来了。”

“嗯，请她进来。”

颜太太是他新近所接的一桩官司的事主，其实那也不过就是一桩寻常的

遗产案。

颜家是本城极富声望的豪门，其家族除了房地产事业之外，还涉足银行

及石油领域，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前段时间，颜家大家长颜本善过世。颜本善膝下本有一子，但颜本善生

前曾立下遗嘱，受益人却是名不见经传之人。那样庞大的家业，转眼便是他

人的了，颜太太大为光火，随即约见简亦升，想请他打这一场官司。

“那个女人想要分得一杯羮，简直做梦，我是绝不会答应的。”颜太太

开门见山，表明立场。

其实这件案子，简亦升心中一清二楚。

受益人张梅英，经过调查，知道是颜本善早前的情妇。张梅英膝下还有

一女，可惜颜本善早前做了保护措施，只知道此女早前在国外留学，其余一

概不知。

颜太太对于张梅英本就深恶痛绝，此番加上遗产，更是心中有气。因

此，这场官司是非打不可。

“既是如此，颜太太尽可放心。张梅英与颜先生并无亲属关系，根据

《继承法》，颜先生的遗产理应分给他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不过，据说对

方有一个女儿？”

根据法律，非婚子女亦是有权继承遗产的，简亦升自然要问清楚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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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，私家侦探查不出的消息，或许颜太太会清楚。

颜太太脸上浮起明显的嫌恶表情：“那个女人，别指望能用她女儿做筹

码。本善从来没承认过那是他的女儿，我也决不承认。简律师，那个小孩既

然不被承认，是不是就没有权分遗产了？”

简亦升微微一笑，见多了颜太太这种法盲，使得他更淡定了。这个女人

心里大概只有财产，这样的客户向来是最好对付的。

“不管承认与否，那位颜小姐只要是颜先生的孩子，就有机会分得遗

产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颜太太有些着急了。

简亦升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们现在要打的官司只是否决颜先生的遗嘱，

至于遗产分配……”他顿了顿才说：“就算颜小姐有份儿，那也不过是颜太

太剩下的零头了。毕竟是颜先生的骨肉，相信颜太太不是个心狠的人。”

“这是自然。给她几万块，只当打发叫花子。”

简亦升看着风韵不再的颜太太，她五十未到，可是眼角眉梢早已经布满

细纹，粉底打得再厚，却终会露出馅儿来。

送走了颜太太，简亦升打了一通电话给长年光顾的私家侦探社。他简单

地交代了几句，对方回说：“大约一个星期。”

“不能再快了吗？”时间对于他而言就是金钱，他付了钱，自然希望得

到更多的时间。

对方迟疑片刻，仍是不松口：“一个星期已是底线。简少，若非你是老

主顾，恐怕需要半个月。”

简亦升笑笑说：“越快越好吧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看了眼腕上的手表，五点十分。

居然已经过了五点了。

他看了眼桌上满满的文件夹，只觉疲累万分，揉了揉眉心，起身，拿起

外套，往外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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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家法国餐厅的RIB-EYE是他最喜欢的，肥瘦合度的肉配上秘制的法国

酱汁，使得RIB-EYE非常美味。当然，除了食物以外，这家法国餐厅的地理

位置亦是他很喜欢的。

他喜欢坐在靠近窗边的位置，五层楼的高度，可将楼下的十里繁华、万

丈红尘尽收眼底。

“大家都说，同简少吃饭最最无趣了。”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发话了。简

亦升却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华灯初上的街道。

良久，他才平静地吐出两个字：“是吗？”

“简少就这样喜欢看街景？”

“个人兴趣，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女人听到他这样不温不火的声音，心里实在窝足了火。本来这是一顿相

亲的饭，可遇上了这么个人。她杜玲雅要貌有貌，要才有才，就是家世，也

高人一等。若是旁人，哪里会对她这么冷淡？

“你不高兴，大可以走。”简亦升的目光仍旧停留在窗外，并未回过

头。

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吗？

她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可简亦升却置若罔闻。

“简亦升！”女人提高了音量。见简亦升并无反应，火气一上来，就气

冲冲地走了。

简亦升瞥了眼对面的空座儿，脸上浮起一丝笑来。

这是本月第八个与他相亲被他气走的女人了吧？

果不出所料，三分钟以后，手机响了。

“简亦升，你做了什么？这位可是你杜世伯的女儿，人品、家世都是一

流的。”

只是不答她几句话便气冲冲地走了，这叫人品家世一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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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简亦升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性格不合。”

“只见了一面，你怎么就知道性格不合？就算性格不合，也可以慢慢儿

磨合呀。感情这种事情就是要慢慢儿培养的……”

听着电话里简母喋喋不休的话语，简亦升只说了一句：“下回再说。”

简母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：“亦升啊，你当妈容易啊，每天挖空心思

地想让你娶媳妇儿。咱们简家就差一个媳妇儿了，你怎么就……”

听到简母又叹了一口气，简亦升只好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了，下回注

意。”

其实他心里最想说的是：“怕是下一回要说的是就差一个孙子了吧。”

虽然老人家想要孙子的想法并没有错，可惜他意不在此。

简母说：“下回，还有下回！下回你要是再把人气走了，看我让不让你

进家门！”

简母既撂下了狠话，简亦升也只能在心里慢慢地盘算——下一回是不是

应该看完电影之后再气走对方呢？

挂了电话，简亦升优哉游哉地吃完了RIB-EYE，可惜要开车，不然他一

定会点一瓶1985年的mutou。

“你认得他？”常家乔挑了挑眉，一双狭长的眸子直直地盯着坐在对面

的景昔。

常家乔是景昔的校友，对景昔一直颇有好感，两人虽然不是同一系的，

但交情匪浅。

从进来到现在，景昔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个男人身上。从这个男人携美

人入席，到美人负气而走，景昔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漠的神情。

听到常家乔的话，景昔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目光似乎确实落在了不该落

的地方，忙转过头，朝常家乔微微一笑，却不答话。

她确实看了那个男人许久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，仿佛是在看货

物，又仿佛只是在欣赏某一件好看的东西。

可是，在与男性朋友吃饭的时候，目光偏了总是不大好的。所幸的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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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家乔不是她的男友，只是一个追了她许久的朋友。

景昔曾一度怀疑，常家乔怎么就看上她了呢？

她无背景、无家世，姿色中等，学历中等，要貌没貌，要才无才，走在

人群里估计也不会有人多望一眼。

而常家乔不一样。医学世家出身，如今是医学院的高才生，光这一点就

高人一等了。偏他还是个好脾气的人，对她是百依百顺、有求必应。

这样的人怎么就看上她了呢？景昔实在好奇。

常家乔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：“你不会是对他一见钟情了吧？”

景昔正在喝柳橙汁，听到常家乔这么说，差一点儿就喷了出来，常家乔

忙将纸巾递上。

“大哥，我可没得罪你吧，何必连口果汁也不让我好好儿喝？”

常家乔笑着说：“景昔，你一进门就盯着他看，我能不这么想吗？”

景昔浅浅一笑：“我是做什么职业的？”

常家乔意会，如释重负：“职业病啊。”

景昔连连点头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常家乔却是将信将疑，景昔只好又说：“我是真不认识他。要不然，你

过去问问他，他认得我不？”

“你想让我出糗吗？”常家乔反问。

景昔笑笑说：“常大少爷，我哪儿敢啊。不过你过去问了，估计他也只

会很冷地说一句‘不认识’。”

常家乔仔细地看了那人一眼，他这才认出来，喃喃地说了声：“原来是

他啊。”

景昔知道常家乔认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这下相信了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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